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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頭要烤草，條友好波挖！」到上海理髮店洗
頭，可曾感到自己霎時間像是處身外太空，完全聽不
懂師傅們說的 「外星話」？高德田說，在上海舖工作
的，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或揚州人，他們愛用上海話溝
通；加上行內術語千奇百怪，別人能猜得透才怪呢！

70年代的理髮店，有很多行內術語和背語，有部
分沿用至今，部分已幾乎成了古話。那麼有什麼常用
術語？據業內人士介紹，最基本的有： 「烤草」（剪
髮）、 「放草」（電髮）、 「漿草」（替客人洗
頭）、 「老焗」（焗油）。此外，男客人可稱為 「山
仔」或 「山頭」，女客人則是 「莫仔」或 「莫泉」。

在服務性行業工作，遇然也會遇到挑剔的客人，
或碰上客人心情不佳被罵。這個時候，師傅們多會以
上海話加行內術語來交談，免得被客人聽見。例如

「撞鼻蘇」即是被顧客罵； 「山頭要烤草，條友好波
挖」即是 「有男客要剪髮，但這人很挑剔」。

此外，我們平日到理髮店剪髮，店員可能會問你
找 「Jenny還是阿Ken」，但到上海舖，則會問你找幾
號師傅。別以為他們的代號一定是1、2、3、4，行內
人都慣以術語和背語溝通： 「白板」是 1 號師傅、
「夫子」是2號、 「霸王」3號、 「麻到」4號、 「紅

柑」5 號、 「捆」6 號、 「聚子」7 號、 「番瓜」8
號、 「圓盅」9號、 「大千里」則是10號。

據指，理髮店的術語是來自上海籍師傅，至於來
源是怎樣，已無從稽考。五、六十年代開始，大批上
海人來港工作及定居，上海理髮店的術語順理成章在
香港發揚光大。不過，隨着傳統上海師傅愈來愈少，
這些術語也隨之漸漸失傳了。

談起 「上海師傅」，人們都有很高期望，因為它
象徵手工精細、製作嚴謹，是金漆招牌。打從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開始，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他們把技
術與文化帶來香港，為港人恤髮、做衫、去腳皮。而
上海師傅中，以 「三把刀」最為著名──剪髮刀、裁
剪刀、修腳刀。

「剪髮刀」意即理髮技術。高德田師傅說，五、
六十年代，甚少有人自己洗頭，人們大多數會光顧理
髮店，通常約一星期一次。而上海理髮店除了替客人
洗、剪、吹，還會為男士提供剃鬚、刮面等全套服
務。上海理髮店很快便成為當時香港理髮業的主流，
單是英皇道便有十多間。

「裁剪刀」就是裁縫的工藝。三、四十年代上海
經濟繁榮，華洋雜處，掌握了各國的靈巧手工，一批
專做洋服的師傅應運而生。這些師傅來到香港後，以
一流手藝、燙貼剪裁贏得美譽，成為本地富豪貴族御
用服裝師。要數最具代表性的上海洋服店，首推 40
年代年開業的培羅蒙。該店的裁縫師全由上海出身，
全部皆有豐富的造衫經驗。一件西裝超過七成地方以
人手一針一線縫製，布料從意大利、英國運來，乾洗
數次都不會變形，盡顯上海手工的精髓。不過，這裡
出售的西裝每套價錢不菲，平均8000至1萬元不等。

「修腳刀」就是修腳服務。正宗的修腳師傅需花
4年時間培訓，最初由削筷子開始，削出又薄又均勻
的碎屑後，才可以替同門實習。學成後，手拿奔刀、
湯刀、修刀、括刀、鉗刀及捏刀等不同工具，替客人
修腳甲、去雞眼、挑出倒生趾甲、醫灰趾甲等。

要說修腳刀歷史，不得不談上海澡堂。本港首間
正宗上海澡堂浴德池於 1947 年在太子開業，專門為
男性提供上海按摩和修腳服務等。80年代是它的全盛
時期，每日動輒有數百名顧客幫襯，當中不乏名人富

豪，因此又有 「名人澡堂」之稱。浴德池原址於數年
前清拆，現已搬到油麻地。隨着滬式澡堂走下坡，加
上屬厭惡性行業，現時修腳師傅已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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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上 「三把刀」 聞名

聽說北角渣華道從前老店林立，涼茶
舖、雜貨店動輒也有二、三十年。近年老店
不敵加租，加上時代轉變，整條街道都變了
新興的寵物店、時裝店、美容屋……倒是開
業28年的僑冠上海理髮店，屹立不倒。

踏進店子，幾乎樣樣都是 「古董」。
七、八張用了30多年的油壓式剪髮椅，以一
字形排列迎客；店裡鏟頭髮的 「百髮剪」及
掃頭皮屑的 「篦」，對年輕人來說應該是博
物館古董。

剃刀、電髮器都是很傳統的上海風味，
置身店內彷彿停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駐場的都是年過六十的老師傅，他們操濃厚
的上海口音，穿着整齊的白色恤衫。店雖
「懷舊」，卻打理得乾乾淨淨。

無心向學 跟父親學師
「最 近 白 髮 好 像 多 了 ， 替 我 染 一 下

吧！」樓上女賓部的老顧客說。
「好，好！還有你頭頂的位置（頭髮）

比較疏，一會盡量替你吹鬆點。」身穿紅色
工作服的高德田，邊替老顧客梳頭髮邊分
析。他每天早上都把自己的頭髮梳得高一
高，衣着也要整整齊齊的恤衫，堅守風範。

65 歲的高德田，14 歲隨家人由上海來
港。當時在北角念初中的他，由於不擅廣東
話，加上無心向學，17歲便跟隨父親學師，
在父親開設的理髮店當學徒。

「正如舊老闆（高德田爸爸）所說，讀
不成書，就要學一門手藝，那才可以在社會
上立足。反正在那個時代，讀書不成不是什
麼壞事，行行出狀元嘛！現在就不行了，大
學畢業也彷彿是最低消費！」高師傅總是邊
笑邊鎖着眉頭。

雖說是 「事頭」（老闆）的兒子，但高
德田當學徒的 3 年裡，由男賓洗頭、剃鬚、
剪髮，再到女賓染髮、電髮、梳頭……每事
做到足，從不怠慢。 「我覺得任何一門手
藝，都要由低做起，如果最初兩、三年的根
基打得不穩，往後二、三十年也很難成
功。」

天分手藝 還需好耐性
40多年的經驗告訴高德田，做理髮師除

了要有天分、手藝好外，還必須有耐性和態
度好。 「我們幫女士梳一個頭，不只是要梳
到漂亮，還要用風筒慢慢吹，有時更要做上
髮捲，單單是吹頭便要一小時了。你說，沒
有耐性怎麼辦？」 「還有，我們開門做生意
的，什麼類型客人都要招待，遇上客人心情
不好或脾氣古怪，隨時會無故被
罵。」

他猶記得，一名幾乎每隔
幾天就來梳頭的女熟客，有天
心情不佳，突然大罵他給她梳
的頭不合她心意，做不到她的
要求，高德田就站在她旁
邊被無故罵了半小時。
「後來她給我打電話，說

對不起，那天有點事煩，語氣重了。我說：
算了罷，大家都是人，都有心情不佳的時
候。做我們這行，跟很多行業一樣，甚至跟
做人處世一樣，一定要懂得體諒別人。」

昔日剪髮 擔櫈仔排隊
80年代初，高父退休了，高德田便接手

父親的生意，並把舖頭搬到渣華道。從學
徒，到師傅，再接手父親的理髮店，他在這
個行業一做便是48年。就連他位於渣華道的
新店，也已悄然走過28個年頭。

談起舊事，高德田笑意盈盈： 「20 年
前，來我們這邊剪髮要帶小櫈來排長龍，新
年時要在門外排隊2至3小時才可能進入店舖
理髮……試過有位富豪，在美國打電話給
我，說他即將回來了，叫我準備替他剪髮，
然後便派了司機來接我到他的家。」這是風
光，也是尊嚴。

90年代開始，形形色色的髮型屋愈開愈
多，加上現時流行的陶瓷電髮、負離子直髮
等，老師傅一概不曉，傳統的上海理髮店已
日漸式微。現時剩下的上海理髮店已寥寥可
數，不出10間。高師傅唏噓地說： 「現在無
人願意入行，更無人願意接手，到我們這一
代退休，店舖也留不住。」那麼他打算何時
退休？ 「做到兩腳一伸時，就退休了，哈哈
哈哈！」雄亮的笑聲，從 2 樓沿樓梯轉到地
下。說他堅持也好，固執也好，總之他做得
一天得一天，快快樂樂上班去。

鏟 頭 髮 的 「百 髮
剪」、掃頭皮屑的
「篦」，以及恤髮

用的塑膠髮捲等，
都是上海理髮店
的必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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